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樂施會在零零年七月三日公布第一次研究報告前，在六月二十日與一些密切聯系的團體開

了一次交流會，希望就「邊緣勞工」這概念對工人運動的意義作一點介紹，也想引發一點

討論的火花。 

如果「邊緣勞工」四個字在你心目中起的圖畫是「辛勞」、「低收入」、「貧窮」……這四

個字，在一個長期接觸邊緣工人的社區工作者的心目中，卻原來是另一番聯想，鉤起了對

工人運動的過去、現在和將來的思考。  

在工人運動的圈子中提出「邊緣勞工」的概念可以發揮兩個作用。首先是刺激思考「主流」

工人運動的方向，其次是為工人運動提出新的抗爭身分。在第一點上面，「邊緣勞工」可

以是作為一個善意的提醒，指出一些「工人」（如家庭主婦、小販、兼職/散工工人和移民

勞工等等）一直被「主流」工人運動忽略。  

第二點的思考則指出，主流工人運動暗含著「全職就業」是工人的理想生活情境，忽略了

工人就業和生活情境的多樣性，以及「邊緣性」的生涯策略中所可能具備的「充權」潛能。  

這個議題在七十年代以前的工人運動中其實並不陌生，那時工會組織除了代表工人，向僱

主和政府爭取各種就業權利和保障之外，也會辦工人生產合作社，建立工人互助照顧網

絡，為工人提供多種生活支援和生涯策略。曾聽過一些年長工友講起以往在工會的生活故

事，說工會的會員很多時也同時是木屋區街坊和朋友，有時幾個人一起夾錢煲靚湯分享。

若有工友因病不能開工，無糧出，其他人看顧煎藥不在話下，更為他張羅，免他鄉間父母

妻女斷糧。一般會務和活動之外，工會有粵劇團到木屋區演出，透過文化活動宣傳權益意

識之外，更是工人社區中的重要娛樂節目。工友間中失業，工會就找來一些短期造鞋訂單，

由一些有經驗的工友教大家造鞋，組成造鞋合作社幫補收入。有些工會為剛到港又未找到

工作的工友提供臨時床位，會員又提供各種就業和生活情報；有些工會更辦天台學校，為

工人子女提供教育。工會實在成為了社區經濟和群體生活的支點，連結起工友群體的僅有



剩餘資源，作出最大的發揮，為工人處於匱乏的生活建立一個避風港。  

到了七十年代以後，工人運動慢慢變得更多扮演「壓力團體」的角色，集中介入工潮和爭

取政府法例和政策的工作，工會的關注點亦漸漸圍繞在各種各樣的法定「就業權益」和社

會福利分配方面，比較少了成為工人社區生活網絡的關節點，和發揮社群生活互助充權的

角色。  

「邊緣勞工」如小販、散工、兼職工雖然生涯策略　異，卻都是緊扣社區經濟生活的群體，

也是社區之中與建制權力角力的主要社群的一部分；重視「邊緣勞工」的討論，能助工人

運動重整方向，思考如何透過組織群體力量，達致社區或群體生活上的充權，把「主流」

工人運動近年比較偏向爭取建制化的「就業權益」的狹隘性重新拉闊。  

正因為這種擴闊也就引出第三個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；工人運動的抗爭身分不單是工人(或

許「工人」就根本不應被簡單地理解為「就業者」)，亦是社區中其他各式各樣的生活者，

面對著「主流」社會經濟的排擠，「邊緣勞工」的提出能為小販、家庭主婦、兼職工/散工、

領綜援者、殘障人士、單親婦女、性工作者和自僱者提供共同身分，開展共同的運動議程，

「社區經濟」便是其中一項。  

 


